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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
南山茶场，听名字，就可以联

想到一幅画面，青山拥抱着连绵的

茶园，横无际涯，事实上，也的确如

此。站在山巅远眺，满眼的绿色，

真是养眼，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一

畦畦一坡坡，呈现出波浪型的梯田

美感，四周是连绵的群山蜿蜒镶

嵌，蓝天白云下，茶园与青山，互相

遥望成一片绿色的海洋。

我多次去过南山茶场，每一

次都有不一样的感受和发现。也

许这跟我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

对茶场便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

感，所以在南山，看到茶园，心里

端的生出无数的触角，伸向四面

八方，这种情绪是无法形容的。

我的家乡是满山遍野的茶

园，那里是孩子们游戏的宝地，疯

天疯地地在那里玩，你追我赶，摘

野草莓、捉迷藏。俟春茶结束，游

戏阵地便转向茶厂，孩子们奔来

跑去，看完这边看那边，一刻不肯

歇息。大人们无暇管孩子，他们

随时需要把一箩箩的茶叶倾倒进

机器里，或者翻看茶叶是否炒

熟。孩子们有时候不回家，等着

深夜十二点茶厂发的夜宵，一只

很大很薄的油饼，等不到便睡在

茶叶箩筐里，第二天醒来，筐里的

茶叶粘得满身都是，一骨碌，看到

箩里放着半只油饼，嘻嘻而笑。

这就是我的童年。

多年以后，跟随朋友来到南

山茶场，山下阳光清丽，山上却云

雾缭绕，就像一场梦境。想来现

代科技的先进，儿时制作茶叶的

机器早已被代替。却不想在南

山，与它不期而遇。灶膛里烧着

火红的煤，漆黑的大圆锅里，那擦

黑的铁轮，灵活地前后翻动，熟悉

的茶香丝丝缕缕不由分说往鼻子

里钻，这道工序原来叫炒干。

是啊，这就是儿时的气味，久

违了，童年的茶叶香。

又一次上南山，来自一条朋

友圈的刷屏：南山茶场下雪啦！

不知是谁把雪景发上了朋友圈，

一个二个三个四个无数个朋友看

到了，便炸开了锅，前往探雪。

纷纷扬扬的雪从天而降，仿

佛约好了要去私奔，羞涩的，带着

试探的慌张，横的，斜的，竖的，直

的，一片，两片，三片，四片，渐渐

地，胆子大了起来，五片六片七片八

片，呼啸而来如过无人之境。远处

的茶园，一行行茶树银装素裹，低洼

处镶了一道道白亮的边，映得人睁

不开眼睛，迈不开步，怕惊醒了这一

片白茫茫的大地。

屋瓦，人行道，露台，躺椅，甚至

阴沟，一晌贪欢似地到处睡满了

雪。江南的雪真是稀罕客，她想来

就来，不想来一年见不到踪影。去

堆一个雪人，青瓜片嵌进眼睛，青瓜

条塞进嘴巴，大红塑料桶斜戴着当

帽子，哦，再围上围巾，这模样多像

一个天上派到人间的精灵。

江南的雪真是稀罕客啊，说走

就走了，茶园干净得如初生的婴儿，

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雪后初霁的

天空，天上的云彩一垄一垄，像耕过

的地，时间在初春的山林里刚刚醒

来，地上的树东一棵西一棵，都是光

秃秃的，树叶像路上的行人来去匆

匆，无枝无叶的檫木却满树的鹅黄，

鹤立鸡群似地招摇着，照亮了山野，

大朵大朵白色的望春花迎风已开始

绽放了，像一个自言自语的诗人，孤

芳自赏。

没想到第三次上南山，陪同浙

江散文采风团的作家老师们，他们来

这里体验采茶制茶。清明未至，正是

采摘明前茶的好时候，采茶女工们穿

着统一的靛蓝色衣裤，戴着米色斗

笠，颜色与大自然竟是如此搭调。采

风团的作家老师们跃跃欲试，腰系小

篮，对着茶芽左观右赏，不知如何下

手，担心弄疼了它。

茶壶里的水“突突突”响着，涤

器、凉水、赏茶、注水、投茶、观色、闻

香、品茶，泡制着自己亲手采又亲手

制作的奉化曲毫茶，一道道轻拢慢捻

末复挑，如行云流水。杯中的茶，汤

色绿明，叶底碧嫩清亮，味道鲜爽回

甘，香气幽然持久。

茶叶在沸水中慢慢舒展，宛如蓓

蕾初绽，两叶抱一芽，或悬或沉，舒放

成朵，现为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蔡天

新，同时也是诗人、随笔、游记作家。

“文学和数学一样，都是好奇心和想

象力的产物。”蔡天新说，文学创作和

旅行都是开阔思路，殊途同归，提升

了我的数学眼界和想象力。

坐中还有袁敏、马叙、干亚群、周

华诚、陈荣力、徐海蛟、邹园老师，思

想与心灵的碰撞响彻在南山，这是一

种文化的韵味。

南山茶韵

􀴁胡信胜
葛岙当地有句千百年来流传

的叫“中园排溪直弄通，晒煞蓬岛

黄泥空（无）”的俚语。龚原建村

千余年以来，直至今天，龚原村民

均自称是“中园排溪”的中园人。

可光绪《奉化县志》卷一建置

上“乡都”一节载，奉化自“康熙元

年（1662）遣界后，编里一百二十

九，里都五十有二”。在“今列乡

都各村”中“第十一都图一 一

图”里有：中园、排溪、西岙、杉树

岭脚（今场上）、桥亭（今桥棚）、

石楼岭（今山登）、龚原、蓬岛岙等

八个村子。

非常明显，这个在第十一都

图中排名第一的中园，至少在清

光绪时期里是一个主要村，而且

是与龚原不属于同一个村子。那

么，中园村究竟在什么地方？中

园与龚原是否同一个村子？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先来查实

龚原村。据奉化“五普”资料反

映，龚原村是奉化境内胡姓第二

大村（第一是鲒埼村）。查龚原古

今，除阡乙妻外，无一龚姓村民，

那么该村因何名谓“龚原”?
后汉天福十五年（950），吴兴

胡进思携次子胡庆到蓬岛定居。

次年胡庆娶朱家塘（现属龚原村

境内）朱氏为妻，奉化胡氏从此繁

衍。胡氏六世后，后代纷纷自蓬

岛外迁发族。

北宋时期，龚原除朱家塘(朱
姓)外，另有童公岭下、庄前、墙头

各自为中心聚居的胡氏小村，后

这三个村均先后消失。

南宋孝宗时(1163-1174)，资

政殿学士、参知政事龚茂良临至墙

头村蛰居。龚乃福建莆田人氏，据

说当时官为某副职。当时，正职亡

故，龚觊觎此职，又不好意思自己开

口，于是佯称患病，欲借“辞官”以图

皇上迁就。未料皇上真的批准了他

的辞呈，龚不得不退荫离京。但他

又不甘心，希冀有朝一日朝廷还会

起用他。所以他将家眷迁回福建老

家后，只身辗转来到相对离京城近

一些的、当时颇有名气的奉化蓬岛

胡进思的小儿子胡庆的故居一带，

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

宋淳熙六年 (1179)，龚茂良曾

为当地胡氏宗庙作文。此文具体记

载了胡进思的生平及迁奉定居经

过。后人将该文镌刻成碑，成为《灵

昌庙碑记》，至今该碑犹在现灵昌庙

内。闲赋在乡下的龚茂良与乡民的

长期接触中喜欢上山明水秀的墙头

村和墙头村民。龚决然将自己的爱

女许以胡进思的九世孙、墙头村民

阡乙为妻。历来胡氏《龚原前房家

谱》均在阡乙旁注释：“丞相龚茂良

…居龚原……”“配龚氏资政殿学士

龚茂良之女，四子。”正是依仗这段

“龚胡联姻”，才能有龚原胡氏男丁

传后——现在的龚原胡姓，均都是

“龚胡联姻”后第四子“从五八”的后

人 (前三子无后)。龚茂良认为，此

乃龚氏之功劳，该村胡氏，是应以龚

姓为“源”，故改“墙头”村名为“龚

源”。《奉化地名志》（1985年版）载：

龚原，曾名中原、中元村。“南宋淳熙

参知政事龚茂良两度隐居于此，故

名(据云，龚与胡进思之后有亲)，别
称中原”就是指此事。不久，龚茂良

见复官无望，就怏怏回福建老家去

了。从此，素有“唐朝尚书第，宋代

学士家”之称（尚书，指后唐吴越兵

部尚书胡进思，学士，就指南宋资政

殿学士龚茂良的龚源村村名就留了

下来。后人渐将“源”写成了“原”，

就成了现在的“龚原”。龚住过的遗

址，就成了龚家园。

然而，中园这个村名可惜无从

在文字上查实，无论在奉化境内任

何地图及地方志（除光绪《奉化县

志》外）上都无从找到。但龚原村的

确原有称庄屋园和龚家园的两个地

方。庄屋园又称庄园，在现在的村

东，约有三、四亩地面积，笔者童年

时听当地老人说，曾有一场大火，将

庄屋园最后新建不久的称作“新屋

楼”的一房子焚毁，随之新屋楼的后

人也逐个消亡。庄屋园至今仍遗存

着很多断墙残垣，村民们年复一年

地在园内种植着四季蔬菜。二十余

年前，有村民在园中掘出本人有生

以来未闻见过的、用纯青砖平放作

为井壁的古井。可以想象，这个以

前有这么规模的庄屋园，肯定曾经

有一度繁荣过；在庄园的西边、村里

的另一园地，就是龚家园，又称龚

园，约有三分地大小（不包括墙头村

面积）。东、西两园相距仅约 200余
公尺，该地现已建造成房屋，名存形

不在，虽然旧迹踪无，但当地年长的

尚能知其当时位置。

后来未知何种原因，庄园逐渐

衰落，村民渐渐西移，靠向原本比较

小的龚园（墙头村）一边，庄园这个

村子就随之销声匿迹。据此，也可

以这样推测，庄园村的消失，仅百余

年的时间。

后有人在“中”园和龚“原”各取

一字合成作中原村名，“原”“园”在

奉化方言中近音，从这个角度说，龚

原称作中原（园）似乎也可以称为理

所当然了。上世纪 20年代，在龚原

胡氏后房祠堂正门两边镌刻一副对

联云：“蓬岛分支，万古灵昌流白水；

石楼一脉，千秋承德定中原”。上

联：蓬岛分支，奉化胡氏，除尚田一

带外，均自蓬岛外衍；灵昌，现位于

排溪村的龚原、排溪、蓬岛三村合建

胡氏宗庙；白水，即白溪，东江上

游。下联：石楼，龚原村西一带的石

楼山脉；承德，该祠正名“承德堂”。

可见前人在文字上也有将“龚原”称

为“中原（园）”了。

上世纪 50年代末期至 70年代

末近 20来年，龚原村确以中原、中

元村来命名。笔者揣摩，因龚原

（园）这个村名比较拗口，就用庄园

的谐音中园取而代之，也就是说，用

“龚原”这个文字名及“中园”这个口

头名将两村名“合并”，成了一个村

子的村名。综上所述，所谓中园、龚

源、中原、中元均是指现尚田镇龚原

村。

龚原村是位于青山怀抱、绿水

长流的原生态中的一个山村，村北

和村南各有 1千余平方米的田畈，

四百多户人家中找不到有三级台阶

落差的民居。这在地处丘陵半山区

中有如此开阔平畈和平坦的农村较

为罕见。随着葛岙水库的建成，这

个夹在栅墟岭山脉和石楼山脉当

“中”的葛岙水库后花“园”，期望将

会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显得更为风

光美丽！

中园村究竟在哪里
􀴁杨洁波
2月 18日晚上，奉化文学爱好

者相会在三味书店，参加猪年的第

一期三味沙龙。新年新气象，这一

期的沙龙迎来了许多作协的新成

员，还荣幸地迎来了从杭州远道而

来的诗人毛建一和原奉化市政协原

副主席林平海。这一晚，书店二楼

的 Sunway咖啡吧高朋满座，大家都

对奉化作家群体新年的创作充满了

憧憬。

三味沙龙从上一期起有一个固

定的栏目，听诗人高鹏程讲诗。高

鹏程创作的诗歌《致大海》在情人节

前夜发表于知名公众号“为你读

诗”，短短几天点击率超过了十万。

现场文学爱好者舒老师为大家朗诵

了这首诗。高鹏程讲述了这首诗的

写作背景和每一节诗中蕴含的深

意。这不仅仅是一首关于爱情的

诗，也是一首关于人的一切情感的

诗。通过这首诗，高鹏程向我们表

达了写作中的几个经验：处理大的

题材，要从小处着眼；实的东西，不

妨写得虚一点，虚的东西，反倒可以

写得实一点；视野越是开阔，越是要

写得紧缩。

毛建一是我们岩头乡贤，多年

来在省司法厅工作，但一直心系家

乡，心系家乡文坛。这次来到奉化，

他把个人诗文集《太阳花》、《太阳

风》、《太阳雨》赠送给在座的沙龙成

员。溪口书法家邬良平特地送来了

一卷以毛建一诗歌为内容的书法作

品，赠送给毛建一。恰好这天是毛

建一的生日，大家现场唱起了《生日

快乐》歌。毛建一很是欣喜。

沙龙上，不少朋友不约而同地

谈到了回归乡土写作。《奉化日报》

副总编陈礼明号召大家为日报副刊

撰写文章，多写奉化本地的人文风

情，今年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可

以多尝试非虚构写作，挖掘出奉化

本地能反映时代变迁的故事。高鹏

程提到古代有许多有名的人物，比

如朱熹、李清照都曾来过奉化，我们

可以多去挖掘历史后面的细节，从

《浙东女子尽封王》这样的神话传说

中找到地方的世俗风情。毛建一回

顾了《雪窦山》期刊的前身《奉化文

艺》的往事，鼓励新作者提升创作境

界。他告诉大家，我们奉化有许多

值得一写的题材，比如布袋和尚、林

逋的故事，比如革命先烈的故事，比

如抗战时期奉化受到的空袭，还有

岩头农民协会的历史，甚至奉化的

特产、名菜、小吃、民俗……都值得

我们去回顾，去书写。林平海表达

了对奉化作者写奉化的期望：我们

正值奉化撤市设区的好时机，奉化

又是一个自然景色和人文环境都十

分和谐优美的地方，奉化作者一定

能够讲好奉化故事，写出好的作品。

在座的几位作者也表达了对新

的一年的美好展望。新入会的沈园

表示她将写作自己擅长的古物故

事。林杰荣带来了他的作品《海边

的玩火者》送给大家，这本精美的诗

集入选了宁波青年作家创作文集，

由宁波出版社最新出版。陆旭光表

示他过去创作不多，这几年主要还

是从事一些社会活动的组织工作。

新的一年他争取内外兼修，协助作

协开展工作。原杰也表示，老年写

作有特殊的优势，尽管才气可能稍

不如前，但经验更加丰富，也少了一

份功利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我们相信不管是年轻作者，还是年

长的作者，都会在这新的一年创作

出属于自己的文字和快乐。

写作和回归

􀴁裘七曜
1978年我读二年级，大姐和二

姐在生产队干活，三姐在生产队放

牛，四姐似乎是半工半读地常去放

鹅。可是，每到年底，生产队一算帐，

我们家总是“倒债”。即一家人在生

产队干了一年的工分总计加起来，扣

除队里发给家里的粮食等还欠队里

的钱(主要是我家女性多，工分低)。
于是父亲说，这样每年倒债不

行，等过几年我小学毕业了，也去队

里放牛，为家里挣工分。我也盼望

着，因为我看到我的许多同伴甚至

学校都没进过，基本上都骑在牛背

上闹哄哄的。

等到我小学要毕业的那年，父

亲说，上头来政策，说要“分田到

户”，估计你放不成牛了。那时候，

我有点失落：少年的心绪总是纷纭，

在野旷里骑在牛背上总觉比坐在教

室里更惬意。

1981年我家分到了 6亩水田，

父亲既兴奋又担忧。兴奋的是以后

肯定不会倒债了，担忧的是我家女

性太多了。这抬笨重的脱粒机和装

背稻谷的“袋头”怎么办?不过，车到

山前自有路，摸着石头也过河。那

一年的我们也像打了鸡血一样，在

父亲的带领下，想方设法浑身泥浆

连滚带爬在田地里奋斗着，夏秋两

季大获丰收：共收了 7O0O 多斤

粮。缴了应缴的征粮和应卖给政府

的购粮，又留足一家人一年的口粮

后，竟然多出了几百元钱来。

那一年的年前，父亲红着脸扬

着脖子嚷嚷着做了一大缸的酒，那

一年的除夕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过年

的新衣裳，还领到了如天文数字的

压岁钱：每人5元。

那一年，那个年过得像热锅里

的饺子，沸腾了。村民们都说，党的

政策真好，分田到户真好。

干了一年，心里踏实了，困难不

像想象的那么纷繁复杂。父亲对我

们的分工也有条理了，他说平常自

己和母亲管理一下田地就可以了。

大姐和二姐可以去其它地方找点工

作做，三姐去海带养殖场工作，四姐

也可一门心思去上学，我和弟也一

样去上学。然后父亲又和别人合伙

在海边的礁石上搭了罾棚，偶尔去

扳扳罾棚，扳点鱼回来去集市买卖，

增加些收入。

1989年弟考上了大学，成为我

们村里的第 2个大学生，随后父亲

帮我建了漂亮的楼房。1996年四

姐去了深圳，后来他们在那个城市

最美丽的地方安了家。

而如今，尽管我们都进城了，但

乡村，依然是藏在心里的梦，如箫声

如恋歌，悠然而又萦怀。偶尔回家，

真的感觉乡村变得越来越美丽……

村中的流水淙淙清澈见底，在多芒

的阳光下一如快乐的孩子唱着快乐

的歌；边上古树参天郁郁葱葱，别墅

式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越建越漂亮；

健身场地越来越多，农家乐红红火

火；公交、社区医院、敬老院、小型超

市等纷至沓来，人们的脸上洋溢着

幸福和微笑——那是蓬勃世界里的

甜蜜和宁静。

所以，那些年，每当一家团聚

时，默守故园的父亲总是端着酒杯

对着珍馐美馔感慨着：如果不是改

革开放，那么现在估计还有人住泥

墙窠破小屋，你们也有可能牧牛牧

羊或者放鹅放鸭，而如今真是曲项

向天歌了！

曲项向天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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